
图③为谍战片 《风声》 中的周迅

图①②为热播剧《局中人》中的张一山、潘粤明

在开播时就有 《三叉戟》 《隐秘

的角落》 的前后夹击， 起步阶段也并

不被一致看好， 电视剧 《局中人》 却

从始至终都牢牢占据了浙江卫视、 江

苏卫视和优爱腾三大视频网站收视

率、 点击率的榜首， 尤其是在不同年

龄段观众之间口碑两极化的情况下 ，

《局中人 》 的热播都为我们留下了足

够多的讨论空间。

瓶颈：

现有的谍战剧
已 经 很 难 在 类 型 、

模式和套路上超越
仅仅是几年前所标
识出的行业高度

由于潘粤明 、 张一山的加持 ，

《局中人 》 的 “卡司 ” 阵容还是具有

足够的号召力， 但这尚不足以解释为

何该剧在口碑、 评论并不一致的情况

下， 依然获得了持续的收视热捧。 的

确， 作为谍战剧而言， 就算只从 2009

年的 《潜伏 》 算起 ， 《局中人 》 的

“前辈们” 至今已经历经了一个完整的

轮回 。 也正是因为 《风声 》 《潜伏 》

《黎明之前》 《悬崖》 《伪装者》 等等

太多的经典前作， 也让完整经历了谍

战题材影视剧第三次浪潮的当代观众

有着足够的挑剔理由 。 因此 ， 沈林 、

沈放兄弟的角色形象自然就被安在天、

余则成、 刘新杰、 周乙、 明楼等经典

前作的角色形象所不断聚焦， 从具体

的表演技巧到角色的完成度， 都会被

有意无意地直接放大对比。

所以， 除了剧情之外， 青年演员

张一山扮演的沈放角色， 就成为了全

剧最大的话题点。 与众多前作的经典

角色形象相比 ， 戏里戏外的张一山 ，

确实都明显相对稚嫩。 然而， 也正是

由于这种明显的相对稚嫩， 却和该剧

始终高企的收视率形成了鲜明的反

差。 特别是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三次浪

潮已近尾声 ， 近年来类型严重固化 、

翻新乏力， 收视率持续下降的现实语

境下， 如果仅仅停留在将谍战题材影

视剧第三次浪潮的诸多经典前作作为

“放大镜”， 来指摘 《局中人》 中的是

与非， 则无益于充分总结、 反思谍战

题材影视剧第三次浪潮的经验和教训。

众所周知， 谍战题材影视剧脱胎

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反特题材电影 ，

《国庆十点钟 》 《羊城暗哨 》 《英雄

虎胆》 《冰山上的来客》 《野火春风

斗古城》 《秘密图纸》 等一系列经典

影片， 清晰地标定了反特题材在中国

电影史中的独特地位。 即便是在《红灯

记》《沙家浜》等戏曲剧目当中，也依然

存在今天被认为是“潜伏”类型的谍战

元素。 作为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一次浪

潮的反特题材，其影响力之深入，迄今

仍未被有效认知。 反特题材中的一些

文化基因到了今天， 甚至依然在作为

本底辐射式的背景， 在各类谍战题材

影视剧中行使着基本文化功能。

可见， 改革开放后， 谍战题材影

视剧第二次浪潮的兴起， 就并不是偶

然。 伴随着电视媒介在那个时代的崛

起， 1981 年新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

《敌营十八年 》 ， 就是鲜明的谍战题

材， 以及随后的 《夜幕下的哈尔滨》，

包括电影 《保密局的枪声》 《特高课

在行动》 等在内， 反特题材经过之前

几十年的起承转合， 逐步进入到我们

今天熟悉的谍战题材轨道。 套用 《敌

营十八年》 导演郑扶林的话说， 就是

“开创了一种新的娱乐形式 ， 它是第

一部采用情节剧模式制作的、 最早产

生广泛影响的通俗电视剧”。

在我国以影视为代表的文化产业

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起步 ，

并在新世纪以来高速上扬之后， 经过

新世纪初的 《誓言无声》 《暗算》 的

伏笔， 谍战题材影视剧在 《潜伏》 之

后， 进入到了持续七八年的第三次浪

潮阶段 ， 并在近年来逐渐走向尾声 。

因为 “老戏骨 ”、 烧脑 、 悬疑等谍战

题材影视剧第三次浪潮中的典型特

征， 近年来已经难以为继， 在编剧和

制作水平不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的情

况下 ， 现有的谍战剧已经很难在类

型、 模式和套路上超越仅仅是几年前

所标识出的行业高度。

破题：

以新生表演力
量开拓新的表意空
间 ， 吸纳新的观众
群体 ， 为下一轮的
增长周期做积累和
准备

谍战题材影视剧在这一周期所面临

的尴尬，其实并不是偶然。 早在 2005年

前后，主旋律影视剧在那一节点，同样面

临着类似困境。 经过《大决战》时代之后，

在我国以影视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开始起

步的世纪之交，主旋律影视剧曾因积极吸

收 《戏说乾隆》《宰相刘罗锅》《三国演义》

等已经被验证了的类型元素，而收获了

新一轮发展周期。 但是在 2005年前后，

在电影票房尚未突破百亿，影视投资还

远没有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火热的情况

下，主旋律影视剧在那一阶段同样也面

临着后继乏力、增长空间有限的困局。

于是，2007 年的 《恰同学少年》的

“意外”成功，对于整个主旋律影视剧而

言， 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 《恰同学少

年》 就是因为在其之前的主旋律影视

剧，完全都是特型演员、“老戏骨”构成

的情况下，大胆启用了一批当时的青年

演员，并果断吸纳了那一阶段的青春偶

像剧的成功类型元素，才获得了收视和

口碑的双赢。 而在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三

次浪潮的尾声阶段，行业内也并不是没

有“断臂求生”，《解密》《麻雀》《胭脂》《天

衣无缝》等近年来的谍战剧就试图积极

吸纳“小鲜肉”来提高收视率，同时也尝

试开拓新的表意空间。

只是由于编剧、制作以及青年演员

的演技等原因，前些年的尝试并没有取

得预期中的效果。 尽管相关剧集的收视

率都还差强人意，但在口碑上都未取得

足够的肯定，尤其还出现了放大个别青

年演员演技上的不足，肆意制造“小鲜

肉”“老戏骨”的二元对立言论。

在这个意义上， 再看疫情期间的

《局中人》 《秋蝉》， 对于处于尾声阶

段的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三次浪潮而

言， 就具有着正面的行业意义。 张一

山等 2005 年之后完全在纯市场化环

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演员的逐

渐成熟， 和 “老戏骨” 们一同完善我

国影视演员队伍的年龄结构， 显然是

再积极不过的行业信号 。 何况 ， 90

后、 00 后所表征的正在迭代周期中的

明星制度 、 明星文化 ， 与 20 世纪相

比 ， 对于有缺点的、 不完美的角色形

象， 反而有着充分的包容度和接受度，

而这恰恰是 “老戏骨” 们在几年前的高

点阶段所没有触及的真切问题， 这也是

包括谍战题材在内的整个影视领域， 在

可预见的未来都不能回避的长期挑战。

而且， 回到谍战题材影视剧的历

史现场，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

那些剧集中的真实人物， 其实也都是

和张一山等青年演员相仿的年龄 ，也

还都处于人生中的关键成长阶段。 “老

戏骨”的戏剧演绎固然可贵，但若能真

切地回归到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场 ，通

过有缺点的、不完美的，但却更贴合历

史真实的角色形象生成新的类型逻

辑，并得到青少年群体的认可，那么对

于我国谍战题材影视剧而言， 至少可以为下

一轮的增长周期做足必要的积累和准备。

谍战题材影视剧的三次浪潮，深刻地印

证了40多年来我国影视行业的跨越式发展，

也生动地映射了这中间的审美趣味、价值取

向和社会心理的时空变迁。 而且更为重要的

是，以谍战剧为代表的影视剧题材、类型的发

展，开始更贴近青少年群体，甚至将他们作为

主力收视群体，这也是近些年来一个不容忽视

的重要未来趋势。在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三次浪

潮的尾声阶段，《局中人》 在摘得各项收视率、

点击率榜首的同时，也逐渐扭转了青年演员出

演谍战剧口碑不佳的固化印象， 不仅为谍战

题材影视剧的新一轮增长探索可持续的行业

路径， 谍战题材作为在商业类型影视剧领域

最具主旋律属性的一大题材， 其下一阶段的

进一步发展对于我国主旋律影视剧的未来走

势，也将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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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吉狄马加长诗新作《裂开的星球》

王士强

世界视野与人类情怀的诗性表达

吉狄马加的长诗新作 《裂开的星
球 》 （发表于 《十月 》 2020 年第 4

期） 是对新冠疫情的观照， 也是对当
下语境中地球、 人类、 文明等的整体
性观照， 显示了宽广的世界视野和博
大的人类情怀。

作为一位具有广泛国际声誉和影
响的中国当代诗人， 吉狄马加的诗歌
作品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构成了一个
丰富、 奇异而独特的艺术世界。 吉狄
马加诗歌中有着多重的文化身份： 其
一， 他是彝族人， 他的诗有着鲜明的
民族特征， 与彝族的历史、 文化、 现
状等均有密切关联， 他是一位民族诗
人 ； 其二 ， 他在中国 、 用汉语写作 ，

他的诗扎根于中国本土， 关注时代与
现实， 关切大地与苍生， 他的思想与
审美都是中国的， 他是一位中国诗人；

其三， 他具有开阔、 开放的世界视野，

他有对东西方多种文明的深入理解 ，

有对当今世界的总体性思考与把握 ，

他是一位世界诗人。 可以说， 正是这
种民族性、 中国性、 世界性的三位一
体成就了今日作为著名诗人的吉狄马
加。 而 《裂开的星球》 无疑也体现了
上述特点 ， 包含了诗人最新的思考 、

探寻与发现。

全诗的开头提出了一个 “天问 ”

式的问题 ： “是这个星球创造了我
们/还是我们改变了这个星球”。 这里
面最重要的或许并不是我们能给出一
个怎样的答案———事实上给出一个简

单的、 非此即彼的答案也是没有意义
的———而在于将 “星球 ” 与 “我们 ”

并置所提出的问题本身。 这是一种开
放式、 引人思考的张力结构， 全诗实
际上也正是围绕 “星球 ” 与 “我们 ”

所展开的 。 诗作开头部分的 “虎 ”

意象颇具象征意味 ： “哦 ， 老虎 ！

波浪起伏的铠甲/流淌着数字的光 。

唯一的意志 。” 它让人想起英国诗人
威廉·布莱克笔下的 “虎”， 两者都体
现着明显的生命意志和人文属性， 但它
更可能的来源应该是来自于本土、 本民
族 ， 因为虎是彝族的原生图腾之一 。

“老虎” 在诗中有着丰富的意蕴， 它有
时代表了超越性、 形而上的 “神”， 有
时代表了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 有时则
代表了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或许可以
笼统地说 ， 它代表了一种生命意志 。

而这种生命意志， 就当前而言， 正面
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上天
入地”“呼风唤雨”，看起来所向披靡、高
歌猛进、无所不能。然而，“月满则亏，水
满则溢”，人类目空一切、趾高气昂的时
候恰恰也是危机积蓄力量、潜滋暗长的
时候。 吊诡的是，这次使貌若强大的人
类付出惨重代价的病毒却是小而又小、

肉眼根本看不见的，不能不说其中包含
了宇宙间极为奥秘的辩证法。 正是由
于人类的过于强势、 缺乏敬畏而造成
了某种失衡， 产生了疫情危机： “这
场战争终于还是爆发了， 以肉眼看不

见的方式 。 /哦 ！ 古老的冤家 。 是谁
闯入了你的家园 ， 用冒犯来比喻/似
乎能减轻一点罪孽， 但的确是人类惊
醒了你数万年的睡眠 。 /从一个城市
到另一个城市，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
国家 ， /它跨过传统的边界 ， 那里虽
然有武装到牙齿的士兵 ， /它跨过有
主权的领空， 因为谁也无法阻挡自由
的气流 ， /那些最先进的探测器也没
有发现它诡异的行踪。” 这的确是一场
战争。 人类需要保护自己， 应对这看
不见的敌人的进攻， 同时， 也需要对
自己的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进行深刻
反思。

生命是可贵的， 但面对生命的态
度大有不同， 有的人唯我独尊、 冷血
无情 ， 有的人则尊重他者 、 和谐共
处。 吉狄马加的生命观体现出一位博
大的人道主义者的襟怀： “这是一次
属于全人类的抗战 。 不分地域 。 /如
果让我选择， 我会选择保护每一个生
命 ， /而不是用抽象的政治去诠释所
谓自由的含义 。 /我想阿多诺和诗人
卡德纳尔都会赞成 ， /因为即便/最
卑微的生命任何时候都高于空洞的说
教 。” 这里面体现着一位诗人的赤子
之心 ， “每一个生命 ” 都是生命 ，

“最卑微的生命” 也是生命， 而生命，

都是值得尊重、 敬畏、 呵护的， 诗中
所写情形令人动容。

吉狄马加诗歌素来具有宽广的世
界性视野， 他不但对世界各地的作家、

思想家 、 哲人的精神创造谙熟于
心， 而且对战争、 动乱、 贫困、 疾
病等世界性议题也非常关注并有自
己的心得与发现。 这种世界性的题
材与内容应该也是他的诗歌能够走
出国门、 产生国际性影响的重要原
因。 《裂开的星球》 中， 写到了幼
发拉底河、 恒河、 密西西比河， 写
到了法西斯主义、 种族主义、 分裂
主义 ， 写到了犹太人 、 阿拉伯人 、

贝都因人、 吉普赛人， 写到了南极
冰川的融化、 亚马逊河两岸原始森
林被砍伐、 非洲野生动物被疯狂猎
杀……这已然是一个不堪重负、 伤
痕累累、 岌岌可危的星球。 在这样
的情况下， 的确需要一种 “人类命
运共同体” 意识： “如果要发出一
份战争宣战书， 哦！ 正在战斗的人
们/我们将签写上这个共同的名
字———全人类！”

由此 ， 人类与自然 、 与地球 、

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凸显出
来。 吉狄马加对生态环境恶化等相
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由来已久， 数
年前他的长诗 《我， 雪豹》 以濒临
灭绝的雪豹的口吻展开述说， 启人
深思， 令人感动， 在其较早的诗歌
《有人问……》 中则直言不讳地指
出 ： “毁灭这个世界既不可能是
水 ， 也不可能是火/因为人已经成
为了一切罪恶的来源 ！” 在 《裂开
的星球》 中， 有着更为深入、 集中

的书写： “但是人类， 你绝不是真正
的超人 ， 虽然你已经/足够强大 ， 只
要你无法改变你是这个星球的存在/

你就会面临所有生物面临灾难的选
择/这是创造之神规定的宿命 ， 谁也
无法轻易地更改/那只看不见的手 ，

让生物构成了一个晶体的圆圈/任何贪
婪的破坏者， 都会陷入恐惧和灭顶之
灾”。 针对此种状况， 诗人发出如此的
吁请： “善待自然吧， 善待与我们不
同的生命， 请记住！ /善待它们就是善
待我们自己 ”， 这其中的思考非常深
刻， 达到了形而上、 生命哲学的层面。

疫情对于人类而言是充满不确定
性、 各种矛盾与问题交织混融的时刻，

“这是谎言和真相一同出没于网络的时
候/这是甘地的人民让远方的麋鹿不
安的时候/这是人性的光辉和黑暗狭
路相逢的时候/这是相信对方或质疑
对手最艰难的时候/这是语言给人以
希望又挑起仇恨的时候/这是一部分
人迷茫另一半也忧虑的时候” ……人
类需要高度重视起来才可能避免陷入
万劫不复的境地： “哦， 人类！ 只有
一次机会， 抓住马蹄铁。” 既如此， 是
否诗人对于人类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呢？

并不！ 他依然是乐观的， 他是相信人
类、 相信生命、 相信未来的。

诗中写：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
什么 ， 但我知道这个世界将被改变/

是的！ 无论会发生什么， 我都会执着
而坚定地相信———/太阳还会在明天

升起 ， 黎明的曙光依然如同爱人的眼
睛/温暖的风还会吹过大地的腹部 ， 母
亲和孩子还在那里嬉戏/大海的蓝色还
会随梦一起升起， 在子夜成为星辰的爱
巢 ”， 这样的生活图景温馨 、 美好 、 富
有诗意 ， 未来仍然是值得期待的 。 当
然， 吉狄马加不但有浪漫主义的热情与
感性 ， 同时有现代主义的冷静与理性 ：

“劳动和创造还是人类获得幸福的主要
方式， 多数人都会同意/人类还会活着，

善和恶都将随行， 人与自身的斗争不会
停止/时间的入口没有明显的提示 ， 人
类你要大胆而又加倍地小心 。” 这里面
的热情与冷静、 “大胆” 与 “小心” 是
同等重要的。

《裂开的星球》 副标题是 “献给全
人类和所有的生命 ”， 一定意义上 ， 全
诗也正是对 “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 的
礼赞。 哪怕是处于非常困难的 “至暗时
刻 ”， 也应该相信人 、 相信生命 、 相信
黑暗的尽头必有光明 。 同样 ， 当下的
“星球” 虽已有些 “裂开”， 但却并非不
可缝合、 不可修复， 这是对人类的严峻
考验， 但绝非世界末日， 应该相信人类
是有足够的智慧找到应对方式的。 不同
的种族、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观念， 以
至不同的物种、 不同的生命， 应该努力
找到一种共生 、 共存 、 共同发展的模
式， 实现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
究员）

一种关注

———从电视剧 《局中人》 的热播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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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典前作，新一代谍战剧如何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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